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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私淑作家、学者王彬先生学习研
读《红楼梦》开始于 2022 年的夏天。近
两年的时间里，我与王先生并未谋面，只
在微信中一个劲儿地向他请教一些问
题，并不断地把我写的一些极不成熟的
小文章发给他看。王彬先生总是不厌其
烦地给我答复，并教给我治学的方法，那
剀切、敦厚的学者和长者之风令我景仰。
他把他的散文集《袒露在金陵》签名寄给
我看；他的红学散文集《无边的风月》和
学术著作《红楼梦叙事》也都是我案头常
读常学之书。

2022 年 10 月，我写了一篇题为《可
怜生在帝王家》的读红杂文，里面提到北
静王从皇帝那里得来的“鹡鸰香”念珠，
其以《诗经》上说的比喻兄弟的“鹡鸰”为
名，是暗讽雍正皇帝的手足相残，并把崇
祯皇帝在朱明灭亡前夕疯狂砍伤长平公
主、发出“尔何生我家”的哀号，与之相提
并论。王彬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很快回
复：“崇祯刺长平公主与雍正兄弟相残不
能混为一谈。前者是担心女儿被‘流寇’
凌辱，故将其刺杀，是一种‘气节’的表
现。作为科学研究，研究红学应从文本
入手……”那时我还不知道，王彬先生给
我回复这段话时，正是他在创作以明亡
清兴历史为主线、以长平公主为主要叙
事人物的长篇小说《丰泰庵》的时候，“长
平公主”正是他如火如荼的写作生活中
的“关键词”呢。

从 2021 年 12 月到 2023 年 2 月，王
彬先生利用“不大出门”的时间，埋头完
成了这样一部皇皇文学巨著。关于明季
这段波谲云诡、“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
场”的历史，中学生时熟读过郭沫若先生
的名篇《甲申三百年祭》。在读《丰泰庵》
之前，恰又刚刚读完孙文良、张杰的一本
史学著作《甲申风云录——崇祯十七年》

（故宫出版社 2013 年版），所以小说主体
部分提到的许多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
都不算陌生，甚至有旧相识的温度。

《红楼梦》里莺儿对宝玉说，宝钗“有
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而我读《丰泰
庵》，也觉此书有这几样好处。

小说叙事的巧妙

按说，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一点
故纸堆的旧味道很正常。《丰泰庵》却通
体洋溢着现代、新奇的气息，包括它那出
自女子口吻的本来是哀婉、感伤的基调，
在文字上也为青春和清澈的笔触缓释，
而呈现出一派温雅蕴藉的韵味。比如，
说的是明史，而它的开头却是从作者夫
妇南美五国旅游、邂逅一位年轻历史学
者“李力”说起。由李力而及意大利留华
学生薇妮——这是一位对长平公主媺娖
的故事极感兴趣的女孩。终于，他们在
北京后海南沿 36 号丰泰庵，也就是公主
离开皇宫后梵修的所在，奇遇一位神秘
且带惊悚气场的老女人，并从她那里得
到了长平公主的铁血离乱日记。以下，
这一曲大明王朝的挽歌，便由公主日记
第一人称的自述形式娓娓吟来。

书之巧妙之处，不完全在于开头扑
面而来的异域风情，亦非“爱奇艺”龚宇
式的悬疑迷雾，而更在于其叙述结构。
王彬先生是一位研究叙事学的文学学
者，他在《红楼梦叙事》第一章中曾提出，

《红楼梦》的叙述者是一个“叙述集团”，
“顽石作为叙述集团的主叙述者，以回忆
的形式，将自己在人间的见闻刻在石头
上……”《丰泰庵》的叙述者也是一个“叙
述集团”：序篇“热水镇”中以文学编辑身
份出现的“我”；第一章中的第二个“我”，
李力；从第二章开始至结束的第三个

“我”，长平公主——在有的章节中，如第
六章第三节，则同时出现了第二个“我”
和第三个“我”交叉共同叙事的写法。

这样处理，是写作中遭遇故事繁琐、

头绪众多的桥段时，能够又多出来“一张
嘴”，从而解决了像《水浒传》作者遇到的
那种“说书人只有一张嘴”“说了这边，说
不了那边”的大部头历史小说叙事难题。

作者治史的严谨

《丰泰庵》是一部历史小说。小说的
活力在乎细节，细节走了板，整个小说的
价值，在真懂它和喜欢它的读者心目中
就会大打折扣。历史小说的细节描述之
尤为敏感，更在于它的读者往往也是史
学爱好者，眼光挑剔。对此，王彬先生是
有充分的认识和充足的学识准备的。

他曾在《无边的风月》“炉瓶三事”一
文中，对《红楼梦》中像“文王鼎”这种香
炉应该得体摆放的场合加以详细解读，
并揭示此类细节描写所透露的时代背景
信息。他藉此亮出观点：“这当然属于细
部描述，是《红楼梦》作者的精细之处，然
而细微之处见精微，中国当下小说鲜有
经典，其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便在乎
此。”

他对于《丰泰庵》细节的处理，其重
视和严谨精细程度，实在与我最佩服的
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好有一比。例如，《丰
泰庵》描写清明时节后宫妃嫔荡秋千游
戏时的穿着：今天，袁妃的衣着很端庄，
茶白色的上衣绣着大朵粉荷，青色中单
的领口平织万字花纹，下面是满地金葱
绿色裙子，漆裤上是缠枝花卉与麒麟望
月的图案，玉质革带，白袜青鞋。因为要
荡秋千，她没有戴官帽，只是把头发绾成
一个髻，上面罩了银色特髻，点缀几粒宝
石，红、绿的光射出有多么远。

再如后宫进膳时的清雅排场：几个
宫中女乐拿着笛、管、笙、箫、云锣等乐
器，拖曳茜色销金圆领长裙施施而来，向
太奶奶施礼后走到内檐深处，两个内侍
抬来一只朱红雕花堂鼓放好，一位女乐
拾起鼓槌，击打了两下鼓边，乐声便流水
一般随之响起，演奏了一套宴乐。先是
迎膳曲《水龙吟》，之后是进膳曲《凤鸾
欢》，再后是进汤曲《上清歌》，最后是《庆
丰年》，尾声是《太平令》。如此三奏，如
果是正式宴会则是九奏，不少于三十支
曲子而且还要有歌手。

“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的美
轮美奂的文字，将一幅幅明代宫廷生活
画卷活脱脱展现在我们眼前，且使人有

理由相信，这定是出自一位见过世面的
内廷画师之手。

轶闻掌故的“杂学旁收”

一部长达 40 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
题材又是不少人写过的明末甲申风云，
若想让人品出不同的味道，除了叙事结
构的创新和细节的打磨，还要加入让人
印象深刻的“佐料”。

王彬先生像是一位“烹饪大师”，将
他早就看好的一些“精致小菜”，自信又
乐在其中地点缀在《丰泰庵》这桌“文化
大餐”中。小说在写到卢象升练兵抗敌
时，提到华北有一个地名，也叫“顺德”。
他借“李力”的口吻，以楷体小字阐释道，
当时的“顺德”，即今河北省邢台市。今
广东亦有顺德，或源于河北顺德，如同广
东东莞，或源于山东东莞。

作为一个对地名来历素感兴趣的山
东人，这个山东“东莞”的地名让我眼前
一亮。查阅资料，果然在沂水、莒县北部
一带，曾有古县名为“东莞”。现莒县北
部有一镇名曰“东莞”。

《丰泰庵》这部书，我用业余时间断
断续续读了一个月，只能算是粗读一遍。

记得《红楼梦》第八回里，贾宝玉与
茜雪说起那碗枫露茶来：“那茶是三四次
后才出色的。”所谓“枫露茶”，我们没有
见过，只凭字面感觉，认为这会是与“红
颜”有关的茶。想到第五回宝玉梦中，在
太虚幻境喝的“千红一窟”茶，也是以“仙
花灵叶上所带之宿露”烹成。还有七十
七回里宝玉探晴雯时喝的那种“绛红的”
但味道苦涩的茶。当然“枫露茶”是“红
楼”鼎盛时的茶，味道不会差。但这碗早
起沏的好茶，终究没让该喝的人喝到，而
是晚上进了李嬷嬷的肚子。

这不还是意味着红颜多薄命、“千红
一窟（哭）”吗？生长于朱明王朝“末世”
的长平公主，经历过短暂的富贵温柔，也
曾和所有闺中女孩一样，有着对亲情的
依恋、对爱情的期待。但是“风刀霜剑”
的现实，终将繁花打去——“可怜金玉
质，终陷淖泥中”。她的比妙玉还要凄惨
的命运，不恰似这碗枫露茶的无常遭遇
吗？好在《丰泰庵》作者的国际视野，给
长平公主的下落归宿又增添了新的想象
空间，为那海天尽处的孤帆远影投上一
抹亮色。

彼岸有彼岸有光光（外一首）

□ 何忠涛

风从秋天来，弹拨着梧桐叶
洒落斑斑阳光，滑过路人肩头
落在甬道上，一片一片
若非抬头追寻飘逝的落叶
都不曾察觉摩天轮，像大大眼睛
睫毛上悬挂着五彩的格子
静静地绽放于蓝天之上
每个格子都是一个方舟吧
承载着每个人的梦
乘着风和自由的小鸟
在天空翱翔。缓缓地旋转
慢慢升空，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
在时光外，一个自由的灵魂
在城市的上空徜徉 
我看到一条河流绕过山梁
一半浸染斜阳，一半沉入江山
袅袅炊烟，在红瓦间升起的地方
是那条亘古大河有光的彼岸
 

枣树桩

岁月在身上刻下沧桑印记
曾经的繁茂与甜蜜
已成为遥远回忆
任凭春风拂面，也难以唤回
不再有枣子的欢声笑语
叶子已化作春泥融入大地
唯有那粗糙的老树皮
默默诉说着曾经的风雨
多少个日夜，守望着土地
数不清的年轮见证了四季的更替
虽已失去生命的绿色
却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阵地
枣树桩是时光的见证者
也是生命的传承者
古铜色的皮肤像老爹的脸庞
在静默中凝视着老宅
当年的孩子轻轻来到树桩旁
抚摸着停止转动的年轮
仿佛听到谁在低语
有怀念，有期许
也有对身边花草的嘱托

好一碗枫露茶好一碗枫露茶
——读王彬先生长篇历史小说《丰泰庵》

□ 钱杰

春分刚过那会儿，柳树就在阳光下
铺展开尖尖的叶芽，串串的榆钱儿也不
失时机地迎风绽放。它骄傲地在枝头起
伏、摇摆，自称是“春天第一束花开”。于
是，清新的空气中，仿若洒下一丝甜甜的
清香，沁馨如兰的气息直往你的鼻孔里
钻，仿佛这香气来自于你的鼻翼，每一次
呼吸，都会让你神清气爽。

当你走进榆树摇曳的街巷、院落，你
会因为这清新的香气而放慢脚步，环顾
四周，或驻足仰望，一串串摇曳枝头的榆
钱，像孩子，远远地瞅着你，边跳跃边嬉
笑，撩拨着你的情绪和胃口，让你不免产
生咂上一口的冲动，这味道太诱人了。

忽然想起曾经看到过一首诗：“春榆
绽蕾紫巴巴，果赛金钱玉帛花。鼓鼓圆心
藏核子，莹莹碧串贯云霞。清明采摘鲜蔬
嫩，面拌锅蒸美味葩。旧日充饥成主食，
野菜珍尝现代家。”诗虽普通，却生动形
象地描绘出榆钱在春天绽放的全过程，
和它傲视长空的美丽，以及和老百姓密
不可分的关系。物资匮乏之年，它是百姓
家中的主食，如今更是家庭餐桌上的美
味，深受人们喜爱。

或许是因其形状酷似串在一起的绿
色铜钱，人们才管它叫“榆钱儿”。榆钱与

“余钱”谐音，当地人就有了吃榆钱可以
有“余钱”的说法。而榆树更不负众望，像
一座酿造“钱”与“香气”的工厂，于枝头
弥散，满盈了整个春天。

因榆树有了吉利的传说，便成了人
们心中的“好”树。许多生意人，就在办公
室或案头，放一棵榆树盆栽，寓意事业根
深叶茂，财源广进；更有智者，折下盛开
的榆钱枝条，插进装满清水的玻璃瓶，让
清新的味道瞬间溢满房间。于是，人们开
始惊叹它平庸的外表下，私自蕴藏了多
少温润的绿意，它遒曲有力的根系下面，
难道埋有液体的翡翠？要不然它的颜色
怎么绿得如此纯粹！

听老一辈人说，生活物资匮乏之年，
多数人家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春天来
的时候，人们瞅着盼着榆钱绽放，榆钱成
了家家户户糊口的“救命粮食”。清明时
节，榆树枝桠间，高粱粒大的褐色花苞日
渐鼓胀，不经意间，掀起褐色的外罩，换
一副绿莹莹的装束，你拥我挤地顾自长
大，像一串串圆圆碎碎的翡翠随风舞蹈。
瞬间，那抹挥之不去的清香弥漫了乡间
每一条街巷。那时，人们将榆钱洗净，蒸
饼子、蒸窝头、拌上玉米粉蒸巴拉子。随
意推开一户人家的门，餐桌上蒸的饭，锅
里熬的粥，都离不开榆钱。只感叹榆钱花
期短暂，刚刚回过神的功夫，翠绿的榆钱
开始变黄变老。依稀记得，香头奶奶腰弯
得像只大虾米，用笤帚扫起风吹到路边

的干榆钱，小心地收进簸箕里，回家后挑
净存储，以备荒年。如今想来，那种近乎
于原始的生活方式，不禁让人心存敬畏
与怜悯，更有一种感恩之情于串串的榆
钱间、于肺腑之中喷涌而出。

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在土坷垃里
求生活，与土地农具朝夕相伴，疲累一天
的身子，不管何时回家，若能够吃到甜丝
丝的榆钱饼子，或喝一碗热乎乎的榆钱
粥，脸上总会现出一种满足的笑意。这些
难得的食物，不管是少得可怜的面粉还
是榆钱，包括我们身体的全部供养，都是
来自于脚下的泥土，源于对土地的尊重
与感怀，以及对庄稼和土地的虔敬，人们
崇拜它，也是先辈世代传承的精神与物
质财富。

体型矮瘦的叔伯哥，爬树的动作敏
捷、轻盈，姿势也蛮“潇洒”，孩子们称他
是“树猴子”。他常常爬到老榆树高高的
树杈上坐着，捋一把榆钱塞进嘴里，然后
一嘟噜一嘟噜地摘下，装进早已准备好
的粗布兜，柔韧的树枝随着他的动作上
下摆动。我没有“树猴子”的绰号，但感觉
爬树的本领不比他差，只是身体重一些，
不会轻易攀爬到较细的树枝上去。一次，
眼巴巴地看着他从鸟窝里掏下雏鸟，揣
进怀里。谁成想，愤怒的鸟儿们疯了一
样，围着他嘶鸣、反啄，在茂密的枝叶间
上下扑腾，致使榆钱落英缤纷。它们是大
自然的精灵，生活在静谧的世界里，本与
世无争。它们是自然界杰出的建筑师，其
实它们不懂什么是建筑，但它们深谙结
构之道，将一根根草径、一片片树叶，一
层层一圈圈搭接、拼拢、叠加，逐步围成
一个巢的模样。它们近乎于专业的风水
师，把巢建在牢固的树杈上，它们栖息在
花团里，掩映在绿叶间，饱受阳光及花香
的浸润。榆树不恃强凌弱，爽快地接纳它
们为友，护佑它们居住、成长、生儿育女。
自然界还赋予它们美妙的歌喉，它们也
懂得感恩，它们常常在树前树后载歌载
舞，跳上跳下，正如那些上树摘榆钱的孩
子们一般无异。鸟儿们以及它们的歌声，
仿佛沾染了榆钱的香甜气息，具备了乡
野贵族的气质，又仿佛隐逸山林的高人，
那鸣声清悠、淡远。或许是因了榆树与生
俱来的甜味所吸引，它们每年都会准时
到来。它们亲近自然，守护自然，令人敬
服。相比于人们，它们的格局更高远，没
有人们那般狭隘，它们很快会忘记人们
的惊扰，紧紧遵循宇宙间万物生存的自
然法则，它们天天都开心。它们飞翔于蓝
天，俯瞰大千世界，对每一座村庄、每一
片森林的过往与繁衍，生命之轮回，它们
都懂，并深谙其理，只是我们不懂得鸟语
而已。它们的胸怀宽广，如浩渺的天空。

家乡的暮春，没有江南水乡雨雾氤
氲的那般润泽，但有一种绿意浸染的生
命活力在缓缓流泻。其实，家乡的春夏真
的不缺少花红柳绿、异彩纷呈的画面，有
水有绿，阳光充足，土地肥沃，更有串串
榆钱，渲染出无与伦比的美丽。加之乡野
鸟趣，河流苇荡，把这份生态的、活力的
美景，袅娜成童话的世界。家乡虽属北方
小城，上天却慷慨地把这份鲜活的绚烂
悄悄赐予鲁北，把榆树特有的美丽与魅
力，调理得五光十色，光彩照人，于是，家
乡的初夏依然春天般绚丽多彩。不知西
班牙擅长皴勾大自然季节变换的著名画
家马丁先生，能不能用鲜艳的水彩皴擦
出比这更加贴切的风景图？

春分到来的时候，鲁北地区气温温
差清晰分明。沐浴在融融春光下的榆树，
缜密的枝条，柔软、温润，枝桠间高粱粒
般的蓓蕾初绽，浅紫中隐含着淡淡的绿
意，不久，枝叶间就凝起了绿茸茸的淡
烟。眼看着分裂、涨大，然后露出浅浅的
笑靥，薄瓣轻展，绿叶扶疏。而村后的榆
树，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在风中茫然四顾
的样子；花骨朵干瘪、颓唐且稀疏，瑟缩
在阴冷处，兀自神伤。但我相信，在这暖
意融融的暮春，用不了几日，它们也会像
村前的榆钱一样，绽满枝头。于是，榆树
便在不知不觉间，在村前村后的温差里，
无意间延长了原本短暂的花期。人们的
心，下意识地松了一下，他们庆幸可以多
吃几天新鲜的榆钱。那些不知好歹的半
大小子，身影矫健，随着榆钱的盛衰，渐
渐从村前转移到村后。他们真像一只只

“猴子”，整个春天都乐此不疲。
雨水渐渐多了起来，“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春雨不仅是好雨、喜雨，还
是春天的贵客，应得到植物界的信奉和
尊崇。经历了雨的洗涤与点化，榆钱的子
房受孕鼓胀而饱满，脸色由原本的葱绿
变得蜡黄，甚至土黄。“风吹榆钱落如雨，
绕林绕屋来不住。”它似乎顿悟了雨滴的
浸润与万物轮转的生命密码，但它没有
沮丧，怀抱饱胀的籽粒，爽快且微笑着，
在温暖的风里飞翔。风格外清逸，带它漫
天飘弋，阳光明媚，把它们打扮得通体轻
盈，轻得一口气就能把它们吹走。它们飞
翔在半空、旋转、飘落，任意选择一个角
落驻足安家、孕育。它们从不寂寞，也不
择地块，不管脚下泥土贫瘠或膏腴、或沙
砾沉积，抑或是湿润、松软的土壤。只要
它高兴，随处都是它舒适快乐的温床。不
长时间，一棵棵弱小的幼苗，在绵绵春雨
中笑盈盈地钻出头来，东张西望，交头接
耳，不时还抖一抖臂膀、做一个鬼脸，再
抽动一下身子……这是一滴雨水引起的
生命的蜕变。

阳光越来越热烈，榆钱因阳光雨露
而繁茂，不负春光。它们来不及和时间游
戏，等不到秋结一粒子，就在初夏衰败、
凋零，风雨中，它们重获新生。它的成长，
绽放，绚烂，得益于雨水的恩泽？细细琢
磨，榆树还真的是其他树种无可比拟的。
它承受了严冬的考验，替春天代言，做春
天的使者，它是自然界树木中的一面旗
帜，融融春日里，它风光、得意，寥寥数日
便离开枝头。但不必担心它一夜间的萧
疏，寥落的枝头，早已蓄意待发的叶芽，
迅疾从榆钱的背后射了出来，取而代之
的是一身橄榄色的戎装，所有的枝条都
绿意勃发，枝叶繁茂，在阳光下闪着柔和
的光。

初夏的天空辽阔、迷茫，淡淡的蓝色
中，仿佛掺杂着朦胧的亮，释放着柔和和
温暖，给这个夏日增添了浪漫。太阳是万
物的长辈，它用溺爱的玉手轻轻抚摸着
花草儿的脸蛋，抚摸着杨柳的发丝，杨柳
树随河堤排列，沿家门口一直蜿蜒到远
处，犹如飒爽的军姿，高大挺直；榆树苍
劲、遒曲，没有杨树那般伟岸，鱼鳞般翘
起的外皮，粗糙而凌乱，枝干更是没规没
矩地胡乱生长，却自然、古朴，婀娜的姿
态，独可入诗、入画，更具盆景的苍古雄
奇，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让杨柳树自惭形
秽。

榆钱在渐渐升温的天气里蝴蝶般飞
走、远行，皱巴巴的树干，如同庄稼人隐
现在烟雾中的额头，皱纹堆垒，像极了罗
立中先生的那幅油画：《父亲》，黝黑苍老
的面容：“饱含深情地刻画出、曾打动过
无数个中国人的、真正的中国农民的典
型形象。”又像鲁北平原上或肥沃、或瘠
薄的土地，那是鲁北汉子倔强、厚道的品
性，是祖祖辈辈的庄稼人吃苦耐劳的本
分，具有隐忍、柔韧的品质。忽然想起与

“榆”谐音的“愚”字，世世代代在鲁北大
地上劳作、而不拘得失的庄稼汉子，冠以

“愚”字而喻之，正像他们亲近土地、不畏
劳苦的精神品质。更有“连年有余”和“莲
年有鱼”的“余”和“鱼”字。“余”寓意富
足、美满，而“鱼”则是吉祥如意的象征，
是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如鲤鱼跳龙门，
寓意官运飞黄腾达，扶摇直上。每逢过
年，家家户户都会供奉活鲤，粘贴连年有
余的春联、年画，剪一些莲年有鱼的剪
纸；就连大年三十除夕夜刻意剩余的饺
子馅、饺子皮等，都昭示着来年风调雨
顺，吉庆有余，正如“榆”的品性。勤劳质
朴的鲁北汉子，积极开动智慧的头脑，展
开丰富的想象。正像我长大后，才明白了
当年母亲把春天的榆钱晒干，仓储、备荒
的明智之举，把拮据困顿的日子精心打
点，那滋味虽苦涩，却又如榆钱般香甜。

榆钱儿榆钱儿
□  初守亮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突然有一天，不经意
间，记忆的闸门蓦地开启，关于父亲的件件趣事
在我的脑海中悄然涌现。

大约三十八年前的春节刚过，行人稀疏的公
路上，一位中年男子顶着寒风，自东向西吃力地
蹬着“大金鹿”自行车，瘦削的身体几乎弯成了一
张弓。自行车后座上载有一个椭圆形的大鸡笼，
里面是从种鸡场买回来的二百五十只“星杂五七
九”母鸡苗，一路“唧唧唧”的叫声，给刚刚到来的
初春增添了几分生机和灵动。

那一天，他起了个大早，骑车往返八九十公
里，把可爱的鸡苗带回家中，也带回一个养殖致
富的梦。他，就是我的父亲，当时供职于镇多种
经营办公室，工作之余身体力行，与母亲联手也
搞起了“多种经营”：地里既种有小麦、玉米等粮
食作物，也种有棉花等经济作物，家里还养着蛋
鸡、兔子等，累并快乐着，忙且充实着。

父亲有文化、爱钻研、敢尝试。那年，父亲从
报纸上看到一篇介绍蛋鸡新品种的文章，便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报纸上写的，这种名叫“星杂五
七九”的蛋鸡是加拿大雪佛公司培育的新品种，
根据羽毛颜色可以自辨雌雄，具有适应性强、体
型小、产蛋量高、产蛋时间长等优点。经多方打
听，父亲了解到邻县的种鸡场有这个品种，二话
不说，他骑车子买来种蛋，又到附近村的暖房孵
化了两百多只鸡苗，果然公鸡白毛，母鸡红毛，街
坊邻居看后啧啧称奇。

鸡苗娇贵，尤其是对温度要求高，室温需要
保持在二十五摄氏度以上，鸡苗才生病少、长得
快。自从这些“小家伙”进了家门，父母如同哺育
婴儿一样尽心竭力，索性把自己睡觉的大炕腾出
来给它们，他俩就在地上打地铺，便于随时照看。
屋里除了生着炉子外，每天灶台还要生好几次
火，把大炕烘得暖暖的，欢快的小鸡们在炕上像
小绒球一样四处“扑腾”，甚是可爱。

养鸡虽能致富，但的确来之不易，这不但是
体力活儿，还是技术活儿。每天定时喂料添水、
清扫鸡舍、捡拾鸡蛋，有时还要调拌饲料、打针喂
药，父母忙得不亦乐乎。父亲买来不少关于科学
养鸡的书籍，边看边学边实践，对科学配料、合理
光照、鸡病防治等做到了然于胸、得心应手。

我每天放学回家或到周末，便到村外果园采
摘槐树叶，或去地里挖马齿苋等野菜，回家剁碎
掺到饲料中喂鸡。有一次，父亲让我跟着几个大
人，去十多里外的芦苇荡里挖曲曲菜，绿油油的
芦苇比我还高，密密匝匝，一眼望不到边。我一
上午挖了满满两大编织袋，小鸡们开心地吃了好
几天。我那时时参加全县征文比赛，写的就是

“我家成为养鸡专业户”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我家的鸡品种好，再

加上父母科学喂养、精心呵护，收益在周边养鸡
专业户中可谓“拔尖儿”，养的第一批鸡纯收入两
千五百元，第二批达到三四千元……四年的光
景，我家成了“万元户”，别忘了，那时父亲每月工
资才四十多元呢，靠着这些辛勤所得，我们家盖
起了新房，我们兄妹俩读完了师范，参加了工作，
都顺利成家立业。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是干出来的。”是啊，时光流转，不忘真情，心怀感
恩，感恩勤劳的父母养育了我们，感恩那个奋斗
的年月锻炼了我们，更要感恩当下伟大的新时代
激励我们继续奋斗。唯有奋斗，才能让生活无限
斑斓。

生活无限斑斓生活无限斑斓
□ 李守亭


